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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 丁 声 树 先 生 在 昌 黎 调 查 方 言

熊 正 辉

昌 黎 方言 调查 是 丁 声树 先生 领 导 的 最 后 一 次 方言调 查
。 《 昌 黎方 言 志》 出 版 后

,

丁 先 生就

调到 词 典室 负 责《现 代汉 语 词 典 》 修 订工 作
,

离 开 了他 领 导多 年的 方 言 组
。

我 是 一 九 五 八 年大

学 毕业 后 分 到 语 言 所 方 言组 工 作 的
。

当时 丁 先生 是 方言组 组长
。

我 到 方言 组 没 多 久
,

就 跟 丁

先 生 和方 言 组 其他 同志 去 昌 黎调 查 方言
。

时 间 已经过 去 三十年 了
,

跟 丁 先 生在 昌 黎 调 查 时 的

许 多情景 仍 历 历在 目
。

那 是 一 九 五八 年 的 年底
,

河北 省 昌 黎县 县 志 编 纂委 员会派人 专程 来北京
,

邀 请语 言所 到 昌

黎 调 查 当 地方 言
,

编写 昌黎 方 言 志
。

丁 先 生 原来 就 有个调 查 河 北 省 方 言 的 计划
,

想以 此 作 为试

点
,

摸 索大 面 积 调查 方 言 并绘制 方 言 地 图的 经 验
,

以 便 将来绘 制全 国汉 语 方 言 地图
。

丁先 生

为此还 主 持编 制 了相 当详 备 的 方 言 词汇 调查表
。

所 以
,

当 昌黎县 来邀请 时
,

很快 就决 定 方 言

组 全体 同 志 都去
。

记 得 我 们坐火 车 抵达 昌黎 的 时 候
,

昌 黎县文 教 局 长在站 台上 迎接
。

丁 先生

穿 一身 旧 的 棉 制 服
,

戴 一顶 旧 的呢 制 服帽
,

跟大 家 一 样提着随 身用 品 走下 火 车
。

后来过 了 一

段 时间
,

文 教局 长 跟我 们 都 很 熟 了
,

他 说
,

刚 见面 时 真看不 出丁 先 生 原 来是 一 位有 名 的 大 专 家
。

昌 黎县 政 府安排 我 们 住 在县 立 一 中
,

吃饭 在教 师 食堂
。

伙 食 当然 比 不 上 在北 京 的 时候
。

待

别 是到 了工 作后 期
,

粮 食供应 开 始 紧张
,

经常 只有 白薯等 粗粮
。

丁 先 生 那 时 身体 就不 太 好
,

有

高 血压
,

很 多东 西 不 能 吃
。

可 是 丁 先 生 坚 持跟大 家 一 样
,

自己排队 买 饭
,

卖什 么 吃 什 么
,

不愿 意

人家 对 他 特 殊照 顾
。

每 一 个地 方 的 方 言总会 有 一 些使 外 地 人 注 目的 特 点
。

昌 黎城 关 话 也 有
。

一 个是 阳 平 字如

果处 在轻 声 的前 面 时
,

读 一 种 低降而 拉得较 长 的 调 型
。

还 有一 个 是 应 答词 侧 创 】
,

相当 于 英

语的
“ ” 。

刚 到 昌 黎不 久
,

有一 次 逛 商店
,

一 位 年轻 的 女售货 员说的一 句话 正好 包含这 些 特

点
。

丁 先 生 随 即 也 模 仿 着 说
。

那位 姑 娘 脸登 时 红 了
,

以 为丁 先 生在 取笑 她
。

陪 我 们 的 当 地 同

志 赶 紧解释
,

说我 们是 专门 研究 方 言的
,

是来 这里调 查 方 言土 语 的
,

不 是 取 笑 她
。

这 才 避 免 了

一 场误会
。

在 开 始 调查 前
,

我 们 先 跟当 地 同 志 了解 昌 黎全县 的方 言差 别
。

根据 当 地 同志 的 语感
,

昌 黎

话 内部大 致 可以 分 为五 片
。

经过共 同研究
,

确 定每 一 片选 一 个点 做重 点 调 查
。

这五 个点 是 昌

黎 城关
、

张 家 石 门
、

曹 东庄
、

陈 官屯 和朱建佗
。

后 来 的调 查 结果
,

证 实 当地 同 志 的 语 感还是 有根

据 的
。

昌黎 话 基本 上 分南北 两 大片
。

南 边一 片儿 化韵音值 跟北京 一 样 是卷 舌 韵母
,

古 平 去 两

声的 浊 声母 字 有连 读变 调
。

北 边一 片儿 化 韵是 一 个【山 尾
,

不卷 舌
,

没 有南边 那 样 的 连读变 调
。

昌 黎城 关 和 张 家石 门 同 属南 边一 片
,

而彼此 略有小 的 差别
。

陈 官屯和曹 东庄 同 属 北边 一 片
,

彼

此 也 有 小的 差 别
。

朱 建 佗 在 儿 化韵 的读 法 上 跟南 边 一样
,

而 在 连读 变 调 上又 跟北 边一 样
。

在 分组 去 五 个点调 查 之前
,

大 约 花 了一 个来 月 的时 间讨论 词汇调 查 表
,

也就 是 丁 先生主

汉 方 言



奎

寸

持 编 的 方言 词 汇调 查 表
。

丁 先 生 一 直 主持 这 个 讨 论
,

几 乎 是 逐 条 逐 条地 过 了 一 遍
。

主 要 是 让

大 家 掌 握每 条词 调 查 的 要 求
,

明 确 词 义范 围
,

注 意调 查 时可能 遇 到 的 问题 和 差错
。

这 样 的讨 论

对 我 来 说真是 获 益 不 浅
。

汉 语 方 言在 词 汇 上 南北 的 差 别很大
。

我 是 南 方人
,

在南方 长大
。

虽 然

在北 方 生活 了多 年
,

北 京话 的 字音 掌 握 得还 可 以
,

北 方 方言 的 词 汇 却 了 解 得 不 多
。

经过 这 次讨

论 和 接 着的 重 点调 查
,

对北 方方言 的 词 汇 就不 那么 完全 陌 生 了
。

对 词 汇表 的 讨 论结 束 后
,

我 们 就分 成 五个组 分 头 去调 查
。

因 为 我 刚 工 作
,

丁 先 生特 意让我

跟 他一 个 组
,

负责调 查 朱 建 佗 的 方言
。

我 们 这 个 组还 有高 玉 振 同志
、

科学 院 河 北省 分 院 的 李 行

健 同志
,

还有 县 文 教 局专 门 抽调 来协 助 我 们 调 查的 小 学 老 师王 振 泰 同 志
。

朱 建 佗 在县 城 的 东

边偏 北 一 点
。

先坐 十来分 钟的 火 车 到 留 守 营
,

然后 再 步 行 几 里 路
。

我 们 每 个人 都 带着 自己 的

铺盖 卷 儿
。

下 了 火 车
,

公社 派 了 一位社 员老大 爷 驾 着 小 毛驴 拉的 一辆 小车来 帮 我 们拉 行 李
。

我

们 住在 一 户 社 员家 里
。

一 间大 约 十 五平 米 的房 间
,

干 净 明 亮
。

一铺 大炕 占了 大 半个房 间
,

再 加

上两 个 大 板 柜
,

就 投有多 少可 以站 人 的 地 方 了
,

所 以进 屋 就得 上 炕
。

睡 觉
,

工 作
,

学 习
,

聊 天 儿

都 是 在炕 上
。

记音 时 就盘 着腿 弯 着腰 趴 在小 炕 桌 上 记
。

一 开 始 是 用 《 方 言 调 查 字表 》 记 字 音
。

丁 先生 一 直 指导 着 我们
,

告诉 我 们 如何 比 字调 和 定 字调
,

如 何 归 纳 声母 和 韵 母
,

如 何调 查 儿 化

韵
,

如 何 记 字 音
。

我 记得 在调 查 儿 化 韵 的 时候
,

我 把
“

歌 儿
”

跟
“

根 儿
”

记 成 同 一 个 韵
,

把
“

街儿
”

跟
“

今 儿
”

记 成 同 一 个 韵
。

丁 先 生发 现 了
,

告诉 我 记得 不 对
。

我 还 跟丁 先 生 争
,

说 没 错
。

丁 先 生

就 请发 音 合 作 人 一 遍一 遍地 发 音
,

让我 仔 细听
。

后 来 听 出 来 是 有 点 差 别
。

这 时 候 我 才 发 现
,

原

来是 我 自己 学北 京 话 的 时候 就 没有学 地道
,

自己嘴 里 就 不会 分
,

所 以 也就听 不 出 来
。

在 朱建 佗 调 查 结 束 后
,

又 回 到 县 城
。

其 他 几 组 的 同 志 也都 陆 续 回 到县 城
。

根 据五 个点 调

查 的 材 料
,

拟 出 了 一 个大约 有一 百 来个 问 题的 调 查 表
,

再 分 头 做 普 遍的 调 查
,

调 查 的 结 果 将用

来 绘 制 昌 黎方言 地 图
。

这 次 我跟 王 振 泰 同 志 两 个 人 一 路
,

一 人 一 辆 自行 车
,

车 后带 着行 李
,

隔

几 个 村 选一 点
,

每 点调 查 半 小 时 到 一 小时
。

到 哪村 天 黑 了 就在 哪村 睡
。

整整 三 天 时 间
,

在 昌 黎

县 的 西 南部 转 了 一 大 圈 回 来
。

这 次普 遍调 查 显 示 了 绘 制 方言 地 图 的 一 个 困 难 问 题
。

出 发 前
,

大 家对 这百 来 个 问题 的调 查要 求也 明 确
。

但是 在 实际调 查 时 又 碰 到 许 多未 曾 预 料 到 的 新 情

况
。

几 路 调 查 的 材 料 对 到 一 起
,

有 许多 就对 不 上
。

所 以 《 昌 黎方 言 志 》 中的 昌 黎 方 言 地 图 一 共

没 有 多 少 张
。

那 个时 候
,

我们 年轻 同 志 受 到 大 跃 进
“

左
”

的 思 潮 的 影 响
,

总 认 为 老 专 家 保守
,

这

也 不 能 做
,

那也 做 不 了
。

其实 是 我们 自 己 幼 稚
,

知道 得 太 少
。

在 昌 黎 调 查 总 共 有半 年多时 间
,

天 天跟 丁 先 生 在一 起
,

学 到 的 东 西
,

对 刚刚 踏 人研 究工 作

之 门 的 我 来 说 是够 多的 了
。

可 是 我 学 到 的 部分 跟 丁 先 生 的 整个学 问 比 起来
,

又 是 微 乎 其微
。

由

于丁 先 生转 到 词 典 室工作
,

又 由于 这个 运动 那 个 运 动不 断
,

再 加上 文 化大 革 命
,

在 昌黎 调 查 之

后 就 没 有机会 再 向丁 先生 学 习
。

等 到 粉 碎 了 四 人帮
,

有 可 能 而 且 自己 也 认 识 到 有 必 要再 向丁 先

生学 习 的 时 候
,

丁 先 生病 倒 了
。

丁 先 生患脑 溢 血
,

住 院 多年
,

终 于 不治
,

与 世 长辞 了
。

丁 先 生 一 生 不 务虚 名
,

不 图 私利
,

钻

研学 问 孜孜 不 倦
,

调 查 研究 不 辞辛 劳
。

丁 先 生 的 学 识 博大 精 深
,

学 风 严谨 朴 实
。

丁先 生 的 逝

世
,

是我 国语 言 学 界 的 巨大 损失
,

更是 我 国 方言 学 界 的 巨 大 损失
。

丁 先 生 的学 问 已 经不 能直 接

传 授给 我 们 了
。

但 是丁 先 生治学 的 精神
,

治 学 的 品 格
,

永远 是 我 们 学 习 的 榜 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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